
历 史 总 能 给 人 以 有 益
的启示 ，惠州清代的文化教
育也不例外。

清代惠州文教的发展几
经曲折。顺治至康熙年间，满
清贵族以强悍凶残的军事手
段夺取和巩固统治中国的权
力， 意识形态阵地来不及完
全占领。 特别是在平定较迟
的岭南， 影响士风的思想大
体上还是前明余绪。因此，清
初惠州文坛如日夕之云霞 ，
依稀返照着晚明的亮色。

当然 ，这其中还有个重
要原因 ，该时期在惠州任职
的官员们 ，骨子里还流淌着
儒家文化的血脉 ，身处乱世
仍不忘给文教事业以应有
的扶持。

雍乾以后， 清朝统治者
钳制思想言论， 对反清复明
意识最为强烈和顽固的南方
士子，不断加大整肃力度。产
生于明代至清初的优秀文化
成果被横扫， 不少被后学者
视为榜样的典型人物如杨起
元 、韩日缵 、函可等被否定 ，
他们的思想被严厉批判 ，著
作被全面禁毁。 文坛因之寂
寥，人才从此凋零，惠州文教
受到的深刻伤害， 直至百年
后的清末还没完全平复。 历
史告诉我们： 清初文字狱是
造成清代惠州文教发展迟滞
的最大祸因。

晚清惠州文教的复振 ，
也从反面说明了这个问题 。
嘉道以降 ， 文禁日渐宽弛 ，
社会相对稳定 ，一批才华横
溢的名士相继出任惠州行
政首长或书院山长 ，有力推
动了惠州文教的发展。 尤其
是继王煐之后的又一位 “风
流贤太守 ”伊秉绶 ，任惠州

知府六年 ，复建书院 ，倡导
风雅 ，弘扬学术 ，营造宽松
的文化氛围 ，使沉寂多年的
惠州文教重现生机。

值得注意的是 ，晚清惠
州杰出的人才 ，大都出自丰
湖书院 。 这当然不是 偶 然
的。 岭南名儒梁鼎芬主讲丰
湖书院 ，下车伊始即建祠祀
奉东汉范滂和北宋苏轼 ，又
创丰湖书藏 ，在鹅城开读书
风气启导民智 。 他教 出 的
“丰湖十子 ” 有 4 位考中进
士 ， 其余都是举人或贡生 ，
成为享誉岭南的杰出人才 。
没有优秀的教师就没 有 优
秀的学生 ，教育培养人才首
先要注重培养师资 ，这也是
历史留下的启示。

在当今世界， 人才是第
一资源。从长远看，一个国家
乃至一座城市的竞争力 ，最
终并不取决于它表面华丽的
公共建设， 也不取决于它一
时的工贸繁荣和衣食丰足 ，
而取决于民众接受教育的程
度和文明素养的高低。 在民
智开启之地， 经济发展和环
境保护自然水到渠成。

惠州要腾飞， 要和谐持
续地发展， 要建成名副其实
的文明城市， 文教的作用至
关重要。 这也就特别需要回
顾过往历史，了解自身传统，
总结经验教训， 去梳理这座
千年古城的文化之根、 教育
之源， 对她所蕴涵的人文精
神进行科学诠释和创造性的
现代转换， 使之成为建设现
代文明城市可以凭借的重要
资源。惠州文化教育的未来，
也必将受惠于这种传统精神
的 “现代转换 ”，而变得更有
活力、更加美好。

提起惠州文化教育界的功
臣， 大家就会下意识地想到苏东
坡。 然而， 在不少惠州市民的心
中， 清代惠州知府伊秉绶复建丰
湖书院， 订立学规， 重教育兴文
化， 同样长久影响着惠州文教的
发展。 近日，记者走访丰湖书院，
寻找伊秉绶在惠州留下的足迹。

留墨宝倡“敦重”学风
“这个‘重’字怎么少了一撇，

是损坏了吗？ ”刚踏入书院，来自
广州的游客吴女士就被堂前书写
着“敦重”二字的石碑所吸引。 丰
湖书院工作人员解释称， 这原是
伊秉绶的墨宝， 石刻是按照其历
史原貌复刻而来，并非缺失损坏。

绕过大石碑， 记者来到乐群
堂内， 见大堂壁上也高挂着“敦
重”二字牌匾，大字旁附带伊秉绶
对“敦重”的阐述：“人需厚重也，
重则威仪整，学问固。 所以语云：
‘君子不重则不威， 学则不固’，
是之谓乎。 余故于厅内题‘敦重’
二字以铭之”。

嘉庆十六年秋，伊秉绶重访丰
湖书院时，见到书院内设有奉供自
己的祀祠，便令撤去。这牌匾，是记
者在丰湖书院中找到的与伊秉绶
本人最为密切的痕迹。

重建书院延续文化氛围
惠州学院历史系主任包国滔

介绍，嘉庆四年，伊秉绶被朝廷贬
谪到惠州任知府，在任六年间，清
正廉洁，励精图治，勤政爱民，深
受惠州百姓爱戴。 他喜书法、绘
画、篆刻，尤为重视文教。

到任第二年， 伊秉绶就应士
绅之请， 重建丰湖书院， 他置讲
堂、学舍、祠堂，继承惠州西湖古
典园林建筑传统， 先后建成乐群
堂、澄观楼、夕照亭、风浴阁，还
请来“广东第一才子”宋湘任书院
首任山长。“丰湖书院的重建，为
惠州提供了教书育人的场所，使
惠州沉寂多年的教育事业重现生
机。 ” 包国滔说。

2015 年 12 月， 惠州市小小
说大课堂在乐群堂内开讲， 不仅
吸引了惠州本土学者来此学习，
深圳、广州、东莞等地的学者也前
来听课交流。每到上课之日，堂内
文化交流碰撞，重现往昔学风。此
亦可视为伊秉绶复建书院、 倡导
风雅、弘扬学术、以兴惠州教育之
意的延续。

设小剧场再现教学场景
“现在民间协会在丰湖书院

开办的讲座活动， 很像以前书院
的讲会。 ”包国滔说，重建丰湖书
院是伊秉绶为惠州教育做出的最
大贡献， 但仅靠民间协会在书院
的自发性活动， 难以重展当年伊
秉绶办书院兴文化的浓厚氛围。

包国滔感慨， 伊秉绶在民间
留下不少美名， 惠州老百姓至今
怀念他， 但丰湖书院内却少有看
到伊秉绶相关的信息：“可以说，
惠州人欠伊秉绶一座纪念祠。 ”

“要讲好伊秉绶与惠州的故
事。 ”他提议，与惠州学院联手，
在校内设立伊秉绶等丰湖书院名
人展堂，宣讲名人故事，使学生在
校园内接受文化熏陶， 延续伊秉
绶教育理念， 推动惠州教育事业
长远发展。

“相比于走马观花逛建筑，观
看模拟课堂的演出更能让游客感
受本地文化。 ”包国滔建议，应在
丰湖书院内开设小情景剧场，实
景上演诵读古诗文、静心写字，又
或是学生顽皮受夫子惩戒等古时
教学场景，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
受惠州古时教学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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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与学制之变：“女子教育”突破千年旧制走向现代

直到清代末年，女子教
育才开始走向开放 。 冯重
熙 ，惠州府城人，光绪二十
三年（1897 年）考中秀才，时
仅 17 岁。 翌年废科举八股，
接触新思潮。 他自上海中国
公学毕业返惠后，即在两广
游学预备科同学周醒南等
人的支持下，与城中贤达张
友仁、廖雨生、杨固初、黄选
三、夏梦九、廖计伯组成“筹
办会”，冲破重重阻力，在清
廷颁布 《钦定女子教育章
程》之次年，亦即光绪三十

四年（1908 年），创办了惠州
第一所女校“惠州振坤女子
学堂”， 聘请邓承修之女邓
梦湘作总教习，惠州现代女
子教育由此蹒跚起步。

同年，冯重熙又与同邑
名人廖雨生等创办了惠州
昌明小学，并亲自在该校任
教。 校址在更楼下旧时的学
院衙门，是百年名校惠州市
第十一小学的前身。 冯重熙
精于音乐， 亲自为女师、昌
明两校的校歌作词谱曲，歌
词分两首 ，一为校史，一为

校训， 对学生劝勉备至，传
唱一时。 振坤女子学堂后来
改为公办的惠州女子师范
学校。

为消除家长们的疑虑让
女儿入读女师， 冯重熙不但
在女师执教， 还率先把三个
女儿送到女师读书， 毕业后
她们都成了惠州最早的一批
女教师。

冯重熙和冯宝瑛兄弟 ，
以及他们的儿子、 儿媳，女
儿、女婿，大都从事过教书职
业。 若集中起来，足够承办一

所小学甚至中学。
自晚清至民初 ，惠州古

城出现了几个有名的教育
世家， 包括以苗致信为代
表的北门苗家， 以黄植祯
为 代 表 的柏 子 树 下 黄 家 ，
以叶史材为代表的高营房
横街的叶家， 以王学潜为
代表的下角王家， 还有冯
重熙、 冯宝瑛兄弟为代表
的朱紫巷冯家。 他们坚守
着知识分子教育救国的理
想追求 ， 几代人坚持不懈
地努力着。

现代社会里 ，男生女生在
一个校园里平等地接受教育 ，
没有人觉得不妥。 然而在中国
5000 年文明史上 ，实现 “男女
教育同权 ”这一步 ，至今也才
不过短短 100 年时间。

在中国古代 ，女子没有入
学读书的权利。 尽管也出过一
些大才女，如班昭 、蔡琰 、谢道
韫 、李清照等 ，但她们是特殊
家庭环境造就的 ，对普通女子
来说，鲜有受教育机会。

中国古代教育史 ，就是男
子教育史。 无论是官学还是私
学 ，都不收女生 。 古代少数中
上流女子所受的 “女学 ”教育 ，
也仅限于在家庭内 ，成为 “闺
塾”。

历史到了近代 ， “千年大
变局 ”给中华民族带来沉重危

机 。 但西方文化的涌入 ，客观
上给女子教育的变革带来了
机会。 终于到 1922 年，一扇大
门豁然洞开 ， 民国政府颁布
“壬戌学制 ”， 男女同校读书 ，
教育的全新时代来临。

在此之前， 教育的近代化
也经历了一个艰难过程。 整体
来说，从“女学 ”发轫到学校放
开，有两方面力量在推动：一是
西方传教士，二是维新运动者。
前者最早启动， 后者将外力内
化，变成了中国社会共识。

传教活动和战争一样 ，客
观上促进了技术 、文化和观念
的传播 。 西方传教士进入中
国 ， 为使宗教观念落地生根 ，
采取了很多种方式 ，办教育就
是最常用的一种。

中国第一个教会女校是

英国传教士爱尔德赛在 1844
年 创 办 的 宁 波 女 塾 。 随 后 ，
1850 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的
夫人以利莎在上海创办了裨
文女塾。1864 年以利莎又在北
京创办了贝满女塾。

据统计 ，至 1907 年 ，基督
教会在中国所办的女子学校
达到 428 所。

西方人带来的女学教育
持续冲击着中国人。 1897 年，
梁启超在《时务报 》上发表 《变
法通议·论女学 》一文 ，他大声
疾呼：“故治天下之大本二 ，曰
正人心，广人才 ，而二者之本 ，
必自蒙养始 。 蒙养之本 ，必自
母教始 。 母教之本 ，必自妇学
始。 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
大原也 。 ”他将发展女子教育
提到了“强国保种”的高度。

次年 ，在经元善 、康有为 、
梁启超等人的主持下 ，中国人
创立的第一个女校 “中国女学
堂”（又称经正女学）在上海开
办，谭嗣同 、张謇 、黄遵宪等都
慷慨捐助。

在维新运动者为女学鼓
与呼的时候 ，保守势力以 “有
伤风化 ”为由力阻变革 。 就连
观念相对开放的革新名臣张
之洞也很谨慎 ，他忧心忡忡地
说 ： “少年女子断不宜令其结
队入学 ，游行街市 。 且不宜多
读西书 ，误学外国习俗 ，致开
自行择配之渐 ，长蔑视父母夫
婿之风……”

尽管阻力很大 ，但潮流一
开 ， 已然势不可挡 。 至 1909
年 ，全国入读女校的女子人数
超过 6.5 万人。 “女学生”成为

一种风潮的代名词 ，女校每有
运动会 、毕业礼等 ，都受到社
会关注 ，观者云集 ，媒体也竞
相报道。

顺应大势 ，1907 年 （光绪
三十三年 ）清廷颁布 《女子小
学堂章程 》， 正式承认女子受
教育的权利。 但承认的只是中
小学教育。 1912 年，中华民国
教育部颁布 “壬子学制 ”，规定
初等小学四年制 ，可以男女同
校 ；并可设立女子中学 、女子
师范等。

女子教育放开的步伐在
加快。 创办女子高等教育也成
了大势所趋。 早在 1905 年，中
国第一所教会女子大学———
北平协和女子大学已开始招
生。1917 年北京女子师范高等
部成立，1919 年更名为北京女

子高等师范学校 ，这是中国人
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大学。

进而 ，1920 年 ， 南京高等
师范学校成为中国第一所男
女同校的大学 。 同年 ，北京大
学也对女生敞开大门 。 随后 ，
30 多所国人自办的大学开始
兼收女生。

这些高校的不断尝试与
推动 ，最终迎来了教育史上有
里 程 碑 意 义 的 事 件———1922
年 ，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 “壬
戌学制 ”， 规定学校招生不再
有男女差别。 中国女性终于获
得了平等受教育的权利。

就这样 ， 在近代大变局
中 ， 在内外因素的合力推动
下 ，中国的女子教育迅速实现
了机制变革 ，以全新的面貌走
向了现代。

女子教育深度参与
惠州人文精神构建

明
清

女子教育是明代惠州士
大夫家庭教育的内容之一。
嘉靖年间， 惠州府城有名的
儒师“惠江先生”叶时，就曾
“编著《阳教书》以训男，《阴
教书》以训女”，这大概是惠
州地区见诸史载的最早专用
于女子教育的教科书， 显示
惠州当时已有一定规模的家
庭女子教育。

惠州历史上第一位女诗
人出自明代，她叫孔少娥。 孔
少娥字文秀， 归善（今惠州

市）人。 明嘉靖间惠州名士刘
确的继配，“能诗， 号才女”，
她所写的《点翠洲》诗云：“西
湖西子两相俦， 湖面偏宜点
翠洲。 一段芳华描不就，月湾
宛转似眉头。 ”此诗被清代王
士禛所称道。

当然， 明代惠州士大夫
家庭的女子教育， 未能超越
时代局限，“贞节” 二字一直
是女子教育的主题词。 明代
兵工二部尚书叶梦熊长媳李
建，出嫁不久丈夫早亡，其行

为态度很典型。 据清阮元《广
东通志》 载：“叶世仪妻李氏
（建）,中丞李焘女也,焘总运
长芦时, 世仪随父梦熊兵备
永平，求婚而许焉。 ”不料过
门还未满月， 叶世仪就病发
身亡。 在丈夫得病时，“李为
疏告天,请身代”。丈夫死后,
李又欲以身殉之, 父母极力
劝阻无效， 直到婆婆说：“儿
死你在，你就是我的儿子,你
若死，我也一定跟着去死！ ”
这才把她殉夫之念暂时打

消。 但不久， 她又“忧毁成
疾”，撒手人寰，年仅 25 岁。

用现代观点看， 李建的
死， 是其纯净的灵魂接受了
理学原则的教唆， 从而对生
命进行自我摧残和毁灭，说
明封建礼教对人的个体生
命，特别是女性的生命权利，
包括她们真实的情感和欲
望，缺乏最基本的人性关怀。
“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
人”，李建无疑是被“理”所虐
杀，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当然，这种文化传统，在
特定的历史现场， 又会显示
出它另一面的价值。 顺治七
年，博罗城陷，清军屠城，就
是这样的一个历史现场。

民国 《博罗县志·列女
传》 有如下记述：“孝廉黄玄
启妻韩氏，韩晟女也，早寡，
有二子良观、 良贵……丁亥
之难，韩闻城陷，赴水死。 二
子亦殉焉。 其侄良豫妻张氏，

张萱女孙也，城破被掠，驱之
不行， 亦怒詈而死……教谕
张焘妻韩氏， 文恪（即韩日
缵）第三女也。 城破适归宁，
匿复壁中，闻母被执，遽出愿
以身代，竟触刃死。 同时家中
尚有少女被执，亦触刃死。 ”

在这一场惨烈的攻防战
中， 博罗妇女于城破家亡之
际，宁死不屈，以身殉难者难
计其数，其中以“赴水死”为

最多， 相传七女湖就是因为
有七女“以明亡坠湖死者而
得名”。

这些烈女节妇多出身
于士人之家，不同程度地接
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 她们
面对凶残的异族军队，决绝
地选择死亡 ，“死免污辱不
可生”的贞节观念固然在起
作用 ， 但也不能否认确有

“严辨华夷”、欲与家国共存

亡的民族情结和爱国精神
蕴涵其中。 在特定的历史条
件下，这两者本来就是可以
重合一致的。

李建的“殉夫 ”和韩氏
女的“殉国 ”，无论后 人 怎
样解读这两者间的生命意
义和社会价值 ， 她们思想
成长和人格铸造有着相同
的文化背景 ， 则是显而易
见的事实。

殉夫殉国文化背景相同

清末“女子教育”走向进步

明代博罗才女为夫殉情

伊秉绶
重建丰湖书院
以兴文教

文化教育
是城市发展的指路明灯

中 国自古就有女子教育，家庭是实施女子
教育的主要场所。 在宋代之前，女子教
育大体是德才并重，四德中的“妇言”、

“妇工”，包含了对才能的要求；妇德和妇容，也
是以才学为基础的。 明清两代，惠州士大夫家庭
的女子教育没有超越时代局限，贞节观念成为女子
教育的主要课题，直到清末才走向进步、开放。无论
后人会有怎样不同的解读，明清女子教育已深度参
与了惠州人文精神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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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重”石碑

市民在乐群堂内自发学习


